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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
人民军队。鲜为人知的是，其中还活跃着一支
英姿飒爽的女兵队伍。她们来自五湖四海，或
宣传、或救护，或通信联络、或协管财务，有
的在南昌起义爆发后千里迢迢地追赶上起义队
伍，有的在战斗中献出年轻的生命……

在艰苦卓绝的长途行军作战中，部队逃亡
三分之一，而女兵们始终心怀对共产主义的坚
定信仰，克服千难万险，没有一个逃兵。她们
用嫣红的青春，为后来的娘子军们树立起丰
碑，更为八一军旗增添一抹金黄光芒！

我们的军队起义了！

1927年7月中旬的武汉，天气湿热。躺在病
床上的胡毓秀，心里比天气还要焦躁。两个星
期以前，作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兵队的
学员，她和同学在雨中，从军校驻地一气跑了
十七八里路赶到南湖操场，听候检阅。因过度
疲劳，又受了凉，熬过检阅再听演讲时，胡毓
秀眼前一阵昏黑，猛然栽倒了。据医生检查，
她患有严重贫血症，只好入院疗养。

当时的武汉，革命形势险恶，瞬息万变。
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军队，武
汉政府的要人汪精卫、孙科之流正和蒋介石眉
来眼去。虽然躺在病床上，拖着孱弱的身体，
胡毓秀却关心着革命的走向，心火冒腾。

“彭猗兰、彭援华她们已经随叶挺同志的
部队到南昌去了，其他同学有的准备到苏联去
学习，有的转入地下工作，有的返回家乡。”
女兵队的同学纷纷前来辞别，也带来了最新消
息。

得悉大部队去南昌的消息，胡毓秀一夜未
眠。她下定决心：不管身体如何，一定要离开
武汉，赶上革命队伍。第二天一早，她匆匆办
好出院手续，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一张船票，经
过九江，于7月31日到达南昌。

在女兵队同学褚志元那里，胡毓秀得到出
乎意料的好消息：女兵队指导员彭猗兰同志和
好些军校女同学住在离江西大旅社不远的一所
小学里，白天在大旅社待命，常常被派出去，
做宣传或者调查学生和妇女运动情况。两人便
约好明天一早去看她们。

当天晚上，正在睡梦中的两人，忽然听到
枪声四起。直到天明，她们才得到令人欢喜欲
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起义了！”

“8月1日，在微红的晨曦中，第一面红旗
在起义军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屋顶上升起。胡
毓秀抱着立刻要参加战斗的激情，迎着那招展
的红旗，跑到江西大旅社去看望彭猗兰。”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介绍。

沿路，胡毓秀看到的南昌城完全变了模
样。满街张贴着革命委员会的布告，街道上巡
逻的武装部队都是脖上挂着红带子的起义军，
他们那威武的雄姿，整齐的步伐，一望即知是
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革命军人。

彭猗兰一见胡毓秀，也异常兴奋。她说：
“起义军8月5日就要出发到广东去。”

经彭猗兰介绍，胡毓秀见到了前敌委员会
书记周恩来同志，而后被分配在参谋团，忙着
帮彭猗兰做女兵们的组织工作。

而同时忙活的，还有在二十军贺龙指挥部
担任机要秘书的陈兆森。在女兵队学习时，胡
毓秀就觉得陈兆森政治成熟、工作积极。早在
1926年，陈兆森就受湖南省委派遣，担任中共
湖南省委地下组织联络员，最早被派到贺龙部
队里工作，与贺英、贺龙结为姊妹与亲密战
友，为革命贡献突出。

8月5日，贺龙在二十军出发前，发布了由
陈兆森拟书的《告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
在这份根据贺龙讲话整理出的公告中，没有一
句空话，既生动又深刻，将当下形势、敌人嘴
脸一一揭露，充满了贺龙式的智慧和幽默，今
天读来仍气势峥嵘：

“这次南昌举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
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革命行
动……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
土地革命……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
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
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
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

既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那么我们吃
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
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
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
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
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
是革命党，我们进行的便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
战争了！”

不爱红妆爱武装

当南昌城里的女兵们在四处奔走时，她们
的女兵队同学正在星夜赶往南昌。7月30日下
午，20岁的谭勤先跟随着十一军二十四师政治
部登上庐山。当晚，得知敌人在庐山开会的消
息后，她们请当地老百姓作向导，翻越庐山，
经鄱阳湖乘小船向南昌进发。

待谭勤先等人将要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
已向广州进军。8月5日，谭勤先随军到达南昌
李家渡后离舟登岸，然后抄小路，步行至抚
州，在那里赶上了南下的起义部队。

而另一些女兵的奔赴追赶之路，更为坎
坷。7月29日，留在武汉的杨庆兰、王鸣皋、孙
革非等女兵突然接到“打野外”的命令，实际
上是从武昌沿长江而下参加南昌起义。

行至半路，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当时队
伍里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追赶南昌起义部
队，另一种则主张散伙。因意见不一，船时开
时停，延误了时间。杨庆兰等人均是从虎口里
逃出来革命的，没有牵挂，除了跟着党继续干
革命外，也无路可退。

追赶队伍的迫切心情，杂糅着对主张散伙
的人愤恨透顶，怒火中烧的女兵们，在孙革非
等人的带领下，把主张散伙的军官枪毙了。几
日后，她们也在抚州赶上了部队。

“连同其他同志，计算起来共有31位女
兵。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军校的同学，少数是
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学员。这便成了人民军
队里的第一批女兵。”胡毓秀曾如是回忆。

“到目前为止搜集到的人民军队第一批女
兵名单有31人，有3人只能考证到姓。”肖燕燕
自1987年工作后，一直从事南昌起义史学研
究，整理南昌起义人物名录。这31名女兵，分
别是：彭猗兰、彭援华、胡毓秀、文曼魂、方
晚成、苏同仁、何柏华、谭勤先、马玲、张文明、
王鸣皋、陈兆森、曹泽芝、杨庆兰、高牧之、周开
璧、孙革非、谢某某、洪某某、周铁忠、萧凤文、萧
景子、黄厚吉、陈觉吾、袁俊德、萧凤仪、张仁、吴
志红、陈紫、禇志元、熊某某。其中，曹泽芝
和周开璧是表姐妹。

31名女兵集结后，除了彭猗兰、彭援华和
胡毓秀在参谋团外，其他女同志被分配在朱德
的第九军、叶挺的十一军和贺龙的二十军担任
宣传或救护工作。

90年前，从南昌往广州行军，人民军队没有
高度的机械化辅助，只能靠脚底板丈量。彼时，正
值三伏天气，烈日当空。每个女兵背着自己的换
洗衣服和毯子。身体强壮的女同志如杨庆兰、王
鸣皋、谭勤先、陈觉吾等，都背着步枪，弹带里子
弹都满满的，被称为“四大金刚”。骤然看
去，人们简直不相信她们是女孩子。

杨庆兰当年只有17岁，是这群女兵中年纪
最小的一个。她是在行军中才加入共产党的。
她的臂力很大，枪法又准，同志们对她的勇敢
和射击技术都非常羡慕。

王鸣皋身材瘦而长，脚是曾经缠过又放开
的，可她非常勇敢耐劳。行军中东西数她背得
多，什么苦事她都跑在头里。

最初，大部队每天走五六十里路，遇有紧
急任务，一天走上百十里路也是常有的事。女

兵们倒不觉得吃力，因为她们在武汉军校受过半
年的训练。可因为天气炎热，生活就苦了些，整天
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女兵们脚上
大都起了泡，大家忍痛坚持走下去。水泡越来越
大，最后整个脚底都是泡，痛得真难熬。可她们还
是坚持走下去，不久水泡干了，脚底板长了一层
老茧，以后再怎么走，也不疼了。

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兵们，在水灵灵的年
纪，脸上皮肤也晒得像紫铜似的。因茶水供应
困难，汗水淌得太多，时常感到舌枯唇焦。偶
尔在路旁发现有条小溪，就成了她们最幸福的
时刻，赶忙从腰间取出漱口杯来喝个不停。

晚上宿营时，由于白天过度疲劳，虽有时
睡在露天里，有时睡在田野旁，她们也不以为
意，皆可呼呼入睡。“假如能找到一块门板或
一条板凳的话，那就是莫大的享受了。”胡毓
秀曾如是笑谈。

即使条件艰苦，女兵们也随时随地严格遵
守纪律，买了老百姓的东西要付钱；借用了东
西，临走时一定要归还。

用刺刀和枪炮开路

从南昌出发一周后，大部队来到抚水边上。
敌人早有准备，将所有船只弄走。当女兵们踌躇
不前时，忽然传来上级的命令：“同志们，这儿的
河面不宽，水深及腰，大家一齐徒涉过河。”

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噗噗通通跳到水中。
女兵们呢？虽然动作没有男同志们迅速，但绝
不甘落后。她们手挽着手，由前面一个同志喊
声“一二三四”，大家一同跳进水里。

此时，河中人马翻腾。经过不到一小时的光
景，大部队便顺利地到达对岸。进入抚州城，满城
到处张贴着革命委员会的标语：“打倒土豪劣
绅！”“土地归还农民！”“军民是一家！”

当部队行进至宜黄县境时，部队在城外一
座破庙驻扎。那座庙四周没有围墙，只有用干
树枝杂乱编成的篱笆。那天，谭勤先端着枪站
在篱笆外的树荫里放哨。行军多日，她还没有
和敌人遭遇过，可警惕性丝毫没有放松。

忽然，她发现大道上来了一群穿军装的人，
背着枪，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袱。“敌
人！”她警惕地蹲下身子观察情况。原来，这
是一小股散兵，抢劫了老百姓的财物。

正要招呼破庙里的战友时，敌人已笔直走过
来。来不及报告的谭勤先，大喊“口令！”对方没有
应答。她一面端起枪叫道：“土匪，不缴枪我喊人
出来打死你们！”一面手指院内吃饭的战友。

在树荫里，分不清形势的敌人，不知我方
有多少人，一个个慌乱地把枪栓卸下来，丢在
地上。谭勤先将他们押进破庙，一数，整20
个！谭勤先高兴极了，同志们也夸她了不起。
可支部书记王海萍却严肃地批评她，应早来报
告，幸亏敌人不知虚实，不然她早没命了。

待行军至武夷山区，抬眼便是高山峻岭，整
天在崎岖山路上进军。走过一峰又一峰，崎岖的
山路好像没有尽头，有的人由于身体支持不住，
往往睡意蒙眬，为了驱除疲劳，女兵们拉开嗓门，
唱起歌来。她们最爱唱的是《少年先锋队歌》：
“走向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
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雄壮的歌声，此伏彼起，震荡山间，冲破

了黑夜的沉寂，振奋了女兵们的精神。
随大部队南下后，彭猗兰兼做机要通讯工

作，每晚提着四方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由战士
护送，将革命委员会收到的各军作战报告和信
件等送到前委，并将指示带回。而被编在军事
委员会参谋团的女兵们，有幸跟随周恩来、恽
代英等领导同志一起行军。周恩来、恽代英等
都有坐骑，但他们不骑，让给伤病员骑，自己
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恽代英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任政治
总教官，分管女兵队。在女兵们毕业前夕，他
曾对女学员们说：“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
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在那里发
芽、开花、结果，完成自己的使命。”恽代英
的临别赠言也成了预言，女兵队学员在随后的
救国、革命活动中实践了他的挚言。

在铁的洪流南下途中，恽代英经常到女兵
队伍中，讲革命道理、宣传策略，这些对女兵
是极其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

在参谋团工作，女兵们能近距离感受到周
恩来的风格。周恩来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
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每天，女兵们因过
度疲劳，一倒地就呼呼入睡了，往往一觉醒
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在油灯下工作，或是踱
着步子，默默沉思。周恩来时常教导女兵们：
“一个共产党员，要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
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严格地要求自己。”

一天晚上，参谋团几个女同志正在灯下谈
天，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走到她们身边。她们请
首长坐下来聊天，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
“‘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
敢又有毅力。等我们打到广东站住了脚以后，
派你们到苏联去专攻军事，继续深造。”

“真的吗？”胡毓秀高兴得直跳起来，
“参谋长，你可别忘记啊！”女兵们都快乐得
高呼起来。

这时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怎么不真？
将来革命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这一路
上看得出你们女同志能够和男同志同样过着严
格的军事生活，将来也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
的革命工作……”

哪里都可以革命

从军校入伍以来，女兵们朝夕相处，如今
又患难与共，更是亲如姊妹。31位女兵，虽不
能时时凑在一起，但她们在彼此岗位上相互支
撑。经过多日长途行军，女兵不但没有一个累
倒和牺牲的，一个个把身体锻炼得挺结实。

进军途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击，大部队连
续与追剿的反动军队作战，会昌一战尤为激
烈。8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与敌钱大钧部在
会昌附近发生激战，由于后续部队未及时赶
到，加上弹药缺乏，部队伤亡很大。因为战斗
惨烈，伤员很多，部队组织起女兵救护队。

女兵中像杨庆兰、谭勤先等身体特别强壮
的女兵，被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其余大部分
女兵都分配在临时医院担任救护伤员的工作。

当天下午4时左右，部队准备撤离。突然，
杨庆兰隐隐约约看见不远处长有草丛的田沟里
躺着一个人，她走过去一看，一个身着背心、
穿着短裤的人躺在草丛里。她上前仔细辨认，
这不是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陈赓吗？

只见陈赓被敌人打伤了腿，血流了一地，
一时昏迷不醒。好在负伤后，为避免敌人搜查
口袋，陈赓脱掉制服，躲过一劫。

彼时，杨庆兰力气甚大，一个伤员体重一百
多斤，背起来能上山下山跑好几里地。最令人佩
服的是，她革命热情高，又不怕死。她一上战场，
听见枪声响，看见同志有伤亡，就把一切都忘了，
不顾一切要把同志救下来。有一次，连帽子被打
落了也没在意，拾起来戴上继续往前跑。

看到躺在血泊里的陈赓，杨庆兰二话不说，
将他一背而起，急忙就往山下走，把他送到了救
护所。“后来，杨庆兰和陈赓都在上海做地下工
作。陈赓见到杨庆兰，感谢她救了他的命，并夸赞
她一个女孩子力气真不小。”肖燕燕介绍道。

除了从事宣传、护理工作外，为了活跃行军
生活，女兵们想到了演一出话剧。彭援华导演了
一出“老祖母念金刚经”，说的是江西有一农户，
因为国民党拉壮丁，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

南下广州的行军，进展到潮州时遇阻。9月
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5日，胡毓秀与王鸣
皋被安排在潮州邮政局工作，主要负责检查来
往的信件。敌人大举压上，潮州战斗失利后，
两人在邮政局老局长的帮助下，被送到潮州红
十字会医院暂避。在那里，她们与腰部负伤的
谭勤先相遇，并暂时被安排在医院做看护工
作，照看伤病员。

从那天起，她们就在医院中精心地照料着
伤员同志。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她们
三人从潮州转到汕头，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女兵苏同仁则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一路讨
饭，到达上海，找到党组织。

而彭援华在潮州与大部队失散后，与朱德
率领的接应部队相遇。朱德得知潮州汕头失败，
命令部队北撤，绕道粤北向福建、江西界山间转
移。“记得有一回途中遇到我的堂弟（他在贺龙教
导团），进镇口时给了我一块菜碗大的芝麻红糖
面饼，我把它分成十块，我们十个女兵享受了一
顿美餐。”彭援华曾回忆。

北撤时，部队在野外或山丘上、橘树林里露
营。这时天气转凉了，几个女兵就像汤匙似的叠
在一起，紧紧依偎，互相用体温取暖。部队纪律非
常严明，尽管常常宿营在橘子林或者香蕉地里，
即使饥寒交迫，也没有一个人去采摘。

当时形势紧急，为便于行军，部队决定精简
非战斗人员，动员女兵们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离
队。可同志们谁也舍不得离开部队，都要坚持革
命。朱德同志动员彭援华等人说：“哪里都有党，
哪里都有组织，哪里都可以革命。”

朱老总的话使女兵们豁然开朗，尽管心里
很难过，她们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告别了共
同战斗数月之久的战友，转入地下，继续在党
的领导下，配合红军同反动派作斗争。

“你们用刑是枉然”

历史不能忘记的，还有女兵队的游曦、危
拱之、周越华、曾宪植等近20名学员。她们于
1927年11月，在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叶剑英
的率领下，跋涉千里，到达广州。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广州起
义”的命令。此时的游曦已是教导团共青团支
部委员、女兵班班长，她常带领女兵班的团员
到工厂去，发动妇女起来斗争。

12月11日凌晨3点，教导团举行起义誓师大
会。随即，一声枪响划破夜空，揭开了广州起
义的序幕。游曦领导的女兵班作为预备队，留
守团部。原本，起义军在黎明前已攻下珠江北
岸大部分地区，但到12日早晨，敌人在停泊在
珠江口的英法日等国军舰支持下发动反攻。双
方在广州市内一条街、一条街地争夺，观音山
和长堤一带的战斗尤为激烈。

游曦奉命率女兵班驻守长堤，阻击李福林军
队渡江。下午，起义军总指挥张太雷中弹牺牲，起
义军越打越少。为保存革命实力，起义军指挥部
决定当晚10时以后，主力分路撤出广州。

13日，当镇压起义军的反动军队蜂拥进入
市区时，游曦的女兵班与指挥部已彻底失去联
系。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她们，还在长堤的一
个街垒死守。两天两夜滴水未进，滴米未填，
子弹所剩无几，形势十分危急。

游曦决定派一个女兵突围出去和总指挥部
联系。那个战士走后，十数倍的敌人又疯狂地
扑了过来。在弹尽援绝、人人负伤的情形下，
19岁的游曦和她的战友壮烈牺牲。敌人将她的
遗体割成数块，放在天字码头“示众”，并在
报纸上叫嚣。游曦以最惨烈的方式，实现了她
考上军校后“献身革命”的诺言。

在痛失潮汕地区后，贺龙部队中的机要秘
书陈兆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回湘鄂西建立
革命根据地。她化名“陈克毅”，经岳阳、沅
江秘密潜回常德。

回常德后，陈兆森从事地下联络工作，迅
速恢复了常德、桃源等7县的地下党组织，策动
农民暴动，开展工农割据武装斗争，成立了湘
西北第一个红色政权。

1927年11月，中共湘西特委在常德成立，
陈兆森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员。12月，由于叛徒出
卖，特委遭到破坏，她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敌
人对她施以重刑，悬梁倒吊，烧辣椒粉烟熏。反动
派叫嚣：“我叫你九死一生，自动开口！”

陈兆森每次苏醒时，总回答敌人说道：
“你们用刑也是枉然。”

1928年1月6日，陈兆森与战友被押往常德
市小西门外校场坪，壮烈牺牲。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前仆后继的人
民军队女兵们，自1927年8月1日起，始终鼓动
着青春的力量，怀揣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在铁
马冰河中，将金戈与血汗凝结，气吞万里如
虎。人民不会忘记她们！

南昌起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其中有据可查的，有31位“花木兰”。在艰苦卓绝的长途行军作战
中，有人当了逃兵，而她们始终心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没有退却，克服千难万险，勇往直前。在人民军队发展史史上，
她们在战地上以柔弱之躯勇担大任，用嫣红的青春浇灌着信仰的玫瑰，如朝霞般为八一军旗增添一抹金黄光芒！

我军首批女兵：战地玫瑰分外红
□ 本报记者 卢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彭援华，又名彭文。陈兆森参加南昌起义时期照片。

经彭猗兰介
绍，胡毓秀见到了
前敌委员会书记周
恩来同志。左图为
胡毓秀题词。

游曦寄给
家人的照片。

解放后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女生队员合影 ,
从左至右为：前排：熊
天春、谭勤先、黄静
汶；后排：王鸣皋、彭
猗兰、陈英。

陈兆森烈
士的亲密战友
彭猗兰、彭援
华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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